
秋日的德清莫干山，凉风阵阵，鸟鸣
悠远。山脚下的阜溪街道郭肇村农耕文
化园内，“叮——铛——”，锤子与铁块撞
击之声不绝于耳。以季劭聪为掌门的德
清县莫邪干将剑文化有限公司团队，经
过夏日高温季的休整，已经忙碌开了。

莫干山，自古就是铸剑圣地。相传
春秋末年，吴王派干将莫邪在此铸成中
国古代九大名剑之一的雌雄宝剑，磨以
山之石，淬以池之水，则铦利倍常，莫干
山因此而得名。而今，当我们再说起铸
剑师，无论是这个职业本身，还是他们铸
造的刀剑，都给人一种恍然隔世之感。

刀光剑影里有匠心传承，千百年后
的今天，饱蘸干将莫邪铸剑之精气，剑池
水奔涌而下。我们拜莫干剑团队为师，
学习如何用古法技艺锻造宝剑，“铸”一
场千年江湖梦。

一把上好剑条，要砸
十几万次

敞开式的铸剑场内，铸剑用的炉子
由传统砖块搭砌而成，鼓风箱呼呼作响，
后方的竹子轻轻摇曳，铁与火的气息开
始弥漫四周。

正当我们卷起袖子准备来一场沉浸
式学习时，90 后铸剑师王灏云递过来厚
重的牛皮褂和手套。“等下炉内温度高达
1300℃，锻打时一锤下去就火星四溅，
你们别被烫伤了。”在王灏云的手臂上，
是不少大大小小的伤疤。

此时，炉内火星不断增多，铁已达到熔
点。王灏云熟练地将烧得通红的铁块从炉
中取出，迅速放在铁砧上，单手抡起10多
斤的大锤子一锤而下，瞬间火花四溅。随
后，他拿出一个4斤小锤和一个8斤大锤，
指导我们分别站在两边，两锤交替锻打。

“快，落锤，砸它最红的地方！”王灏云催
促我们挥锤。第一次做，略显局促，我们稍
调整姿势犹豫了四五秒，错过了最佳时机。

锤起锤落间，本以为很简单，做起来
却颇有技巧，我们多次捶打，但每一次锤

头都不能准确地落到一个点上。“抡高一
点，这样有加速力。剑身各部分密度和
成分都要均匀，就需要反复锻打。”王灏
云说，铸剑人要体力好、手劲大。每折叠
一层要锻打 30 至 40 锤，一把上好的剑
条则要砸上十几万次。初学时他每天要
练习抡几百下大锤，常常满手血泡。

整个锻打过程，是无数次的加热、折
叠、锻打、延展，再折叠、再锻打、再延展，
在数以万计的锤声交织中，钢材密度增
加，结构如丝般交错。我们也瞬间明白，
古人所说“百炼成钢”便是如此。

而这还只是其中一小步。“一把上好
的刀剑，需要经过锻造、研磨、錾刻等工
艺，每道工艺又可细分十几道程序，加起
来有上百道工序。”季劭聪向我们介绍
道，目前团队有10余人，这里用古法技艺
锻造的每一把剑，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

剑脊就像中国人的
脊梁骨，要直！

书里的刀剑江湖太遥远，而铸剑炉
旁，火焰映红的身躯让我们倍感真实。

季劭聪出生在龙泉铸剑世家，自小耳濡
目染父辈锻打铸剑，也常听祖辈们讲欧冶子、
干将莫邪等匠人的铸剑故事。

千百年前，干将莫邪在剑池畔铸雌雄二
剑：刚能斩金削玉，柔能拂钟无声，名为“莫干
剑”。12年前，季劭聪携手团队隐于莫干溪
谷，取奔流而下的剑池清泉，遵循着古人足
迹，于烈火和铁砧中续写新的铸剑故事。

神秘的莫干剑，至今还未出土展示
在世人面前。这些年，季劭聪和团队翻
阅书籍，查阅文献资料，尽可能复刻还原
莫干剑。作为外行人的我们，现场看剑
身、外观都颇为相似。

“但其实不一样。”季劭聪指着剑上
的花纹解释，每把剑的神韵就在此处。
经过提醒，我们在明亮的光线下细细观
察，只见剑身上闪烁着特殊的花纹，如高
山、流水，浑然天成。

原来，每一次捶打，温度、力度都不

一样，再加上材料不同，折叠锻打的方式
不同，剑身上会呈现出明暗不同的层次。

熊熊炉火淬匠心。当锻打结束，剑
胚初具雏形，研磨这道慢工出细活的工
序就要上场了。

“磨刀石有200目到3000目大小不
等，磨石的目数越大，表面越细腻，磨削
量越小。”季劭聪边拿不同大小的磨刀石
边说道，用手研磨优越性在于铸剑师与
剑亲密接触，可凭手感不断为剑整形。

我们右手拿起剑柄，左手将剑身按
压在2000目的磨刀石上，沿一个方向来
回磨。很快，铁的锈渍慢慢地退去，剑条
变得光亮如镜。

刚有了小小的成就感，我们就发现
研磨的对称度和平整度明显不一样。“你
们看，按着的手要放松，沿着一个角度，
发力点要均匀。”我们也意识到，因为按

剑研磨中害怕受伤，我们按着的手明显
有僵硬之感，研磨的力道也不一。

“这道工序要有耐心，不然就很容易
受伤。”摊开双手，季劭聪回忆起过往，年
轻时性子急，经历过多次断指之伤。帮
助我们不断研磨修整，季劭聪眯起一只
眼，仔细观察剑脊的直线，不放过丝毫瑕
疵。他说:“铸剑如做人，剑脊就像我们
中国人的脊梁骨，要直！”

刀下生莲，让剑也有
柔美一面

古人言，十年磨一剑。莫干剑团队
铸剑师说，锻造一把锋利的剑，需要半年
的时间。若是再讲究一些，需要两三年。

这些年，为复原各个朝代的古剑，团
队走遍各大博物馆，研究馆藏实物和出

土文物报告，设计剑形、剑鞘、装鞘，还原
上千把古剑。鉴古铸今，《天将雄师》《水
浒》等不少影视剧组都曾找他们铸剑。
成龙上海武术馆成立之时，还曾请季劭
聪设计三把宝剑作为镇馆之宝。

剑本无情，源于造物之士，冰冷的铜铁
便多了人的情趣意味。如今团队中，每人
都在各自精通的工序上钻研。施敏是让我
们惊讶的存在，这位说话轻声细语，看似柔
弱的江南女子，心中也有一个武侠梦。

“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锋利，但其实
剑还有典雅柔美的一面，这体现在剑鞘、
剑柄等部位的装饰纹路，需采用古法錾
刻工艺。”见到施敏时，她正在为一把明
剑的剑格做錾刻，錾刀一笔一笔刻在金
黄色的铜板上，朵朵莲花次第绽放。

“錾刻是细致活，方寸之间，便是创作
的天地。”施敏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创作工

具，直的、弯的、粗的、细的，大小錾刀多达
几百把。她说，自己就像是小说里的女
侠，日复一日地练，只为习得绝世錾刻法。

在施敏平时训练的铜板上，我们也
学着她的样子，左手捏住錾刀抵住铜板，
右手紧握小锤，

一敲一挪，一重一轻。此时，我们看
不到自己刻得如何，凭着直觉一锤一锤
向下敲。

不出所料，当我们拿开錾刀的那一
刻，一条条深浅不一、粗细不同的直线出
现在眼前。“避免出现这个情况，关键是
要控制力度。”施敏重点纠正我们手腕的
力量。在她的指导下，我们控制着敲下
去的力道，尽量做到每一锤都均匀，并控
制着刀锋缓缓向前推。

伴随着“叮叮叮”的金属声响，我们
刻出了直线，也刻出了曲线。

“挺好的！”受到师傅的鼓舞，我们在
铜板上训练得更起劲。多条线条錾刻下
来，明显比之前要均匀流畅。就这么 10
来分钟，我们手和肩膀都有些酸痛。

“这时间已经很短啦，我们有时候一做
就是四五个小时，一旦停下来纹路感觉就
不对了。”施敏说，练习线条是基本功，等做
到神到、心到、手到，莲花可以徒手錾。

和铸剑师交流，我们发现，铸剑于他们
而言，不仅是让一块铁发生物理形态的改
变，更是对古人、古技的尊重。这些年，他
们将复原的古代刀剑在
各大城市进行展出，希望
大家在欣赏工艺的同时，
能透过宝剑，了解古时社
会风情、人物风貌，感悟
中国剑文化的精神。

记者在莫干山下拜师，学习古法铸剑——

千锤百炼，“铸”一场江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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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保
护中心的一块空地上，一架便携式无人
机正快速转动螺旋桨，“呼”的一声从地
面起飞，消失在人们视线中。就在不久
前，这个会飞的“护林员”正式加入该保
护中心，承担空中巡护任务。

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是我国具
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
之一。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保
护中心管护面积约 207 平方公里，下辖
5 个保护站，辖区分布着百山祖冷杉、南
方红豆杉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和黄
腹角雉、黑麂、白颈长尾雉等国家一级野
生保护动物。

面对复杂多变的山区地形，如何更
好地保护森林资源，提高护林巡山效
率？今年，保护中心在林长制基础上，成
立无人机管护队——百山神鹰飞行队，
配备有多旋翼无人机、便携式无人机、多
功能应用重载型多旋翼无人机、大载重
无人机等 16 台无人机。飞行队可以运
用无人机技术，监测森林内的异常活动，
勘察植被覆盖率、土地利用和森林健康
状况，并可向游客提供导航、信息和救援
服务，同时还能执行灭火救援、物资投放
等空中作业。这些无人机被称为会飞的

“护林员”。
近日，我们成为这支飞行队的见习

队员，带着不同功能的无人机，一起守护
绿水青山。

无人机 2 分钟飞到，
我们走了40多分钟

在海拔高达 1530 米的庆元保护中
心百山祖保护站，副队长吴家连利落地
拿出一台长约1米、高近0.5米的多旋翼
无人机，并安装镜头、检查起飞条件等，

“这台无人机我们刚拿到手，可以自动变
焦、在地图上进行位置打点，还配置了红
外线夜视镜头，能在无光照或黑夜环境

下进行作业，用它进行空中巡护，更细
致、全面。你们来试试。”吴家连说，现在
辖区内 5 个保护站都配有 1 套便携式无
人机，实现对整个园区全覆盖常态化
巡查。

我们打开开关，操作按钮，轻轻推动
控制器摇杆，伴随着“嗡鸣”声，无人机

“扶摇直上”，很快就飞上了海拔 1856.7
米的百山祖山顶的上空。随着无人机的
起飞，遥控器屏幕上的画面视角也愈加
开阔，拉近镜头后，我们能清晰地看见附
近的几座山头上都有一条条长约 2~3
公里、宽约20米的白色防火线。“冬天防
火，夏天治虫。你们能看到的森林防火
线是一条没有可燃物的土带，用来阻止
林火大面积延烧，巡山时，我们要检查的
就是上面没有杂灌、树木这类易燃物。”
一旁的吴家连指向屏幕里，只见其中一
条防火线上已覆盖着几丛树木，“你看
那，植物已经长到防火线上了。”

1362.8 米 、北 纬 27.75 度 、东 经
119.2 度⋯⋯我们学着吴家连在地图上
打好一个蓝色圆圈标志。“截一下图，让
工作人员今天下午就过去清理。”吴家连
边说，边将我们做好标记的实时图发送
到防火隔离带工作群。

随后，我们一起往山顶徒步。从保
护站，到百山祖山顶，仅仅300余米的高
度落差，无人机2分钟就能飞到，我们却
走了40多分钟。

保护中心辖区林区面积约为207平
方公里，日常巡护工作并不轻松。在山
顶，吴家连指着起起伏伏的山头告诉我
们，以前传统森林巡护依靠人工分散作
业，护林员一巡就是两三天，期间还要走
很多泥路、土路，甚至要带着干粮睡在帐
篷里。

“以前每年最少穿坏四五双鞋。”吴
家连说，人工巡护有时也会有到不了的
地方，但是无人机没有巡护死角，“每周
会定期巡检，无人机飞30分钟就抵得上

以前一两天的工作量，并且可以在短时
间内完成大面积区域的巡查。”

灭火演习，空中“大
力士”显身手

第二天，保护中心每周例行的森林
灭火实战演练，我们也加入训练。

随着警笛拉响，演练正式开始。穿
着厚重阻燃服的我们，跟着队员一起拿
上水带背包、消防泵、消防水带等装备，
装上应急皮卡车，吴家连与队长吴林飞
则开出了一辆多功能应急保障车，三下
五除二，就把一架大载重无人机和几架
侦查用的小型无人机推上了车。不到
10 分钟，四五辆车排着队驶出了中心，
赶往拟定的火灾发生点。

“森林火灾蔓延极快。我们现在一
个月要进行四五次拉练，就是为了应对
突发情况。”吴林飞告诉我们，第一次演

习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出发，现在五六分
钟就能装备完毕。

在灭火过程中，需要将山下的水通
过水带、水泵输送到山上，而在后方，则
要操作无人机进行资源的空中运输与补
给。在队员的帮助下，我们有条不紊地
调试水泵、铺设水带。

“无人机，无人机，请给我们空投水
带。”“收到，无人机已顺利起飞⋯⋯”2
分钟后，空中传来破风声，一架小型无人
机在前面探路，另一辆大载重无人机吊
着 100 多斤的水带、水泵等物资空投到
我们面前。

“大载重无人机具有较强的适应能
力，可以在各种恶劣环境条件下操作，包
括高海拔、高温、高湿度、极端寒冷等环
境。在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发生后，还
可以提供空中救援和物资运输支持，包
括搜索救援、人员疏散、物资投送等。”吴
林飞说，此次编队入列的大载重无人机

是在丽水本地生产并首次下线的机型，
具有长航时、大载重的特点，“海拔八九
百米的山，五六分钟就飞上去了，以前靠
人力运输，至少要一个小时。”

我们了解到，今年6月，庆元迎来梅
雨汛期，五大堡乡杨楼村受强降雨影响，
导致交通和通信中断。飞行队第一时间
开展应急救援，利用无人机了解村庄的
受灾情况，并为受困群众运送了备用卫
星电话等基本应急物资。当时路面好几
处塌方，无人机起飞点到杨楼村 8 公里
的路，走路要走3个小时，但是无人机只
用了8分钟就把物资送到现场。

经过40分钟的“救援”，一场模拟森
林“山火”被扑灭。

屏幕上的白点是偷
猎者吗？

夜幕降临，新的任务随之而来。
“夏秋两季是石蛙活动最频繁的时

候，这段时间，有偷猎者深夜偷捕石蛙。”
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百山祖管理局
副局长王伟松说，园区内的石蛙是国家
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今晚我们和县农业农村局综合
行政执法队、百山祖派出所联合行动，可
能要蹲守到凌晨1时多，做好心理准备。”

王伟松将队伍分为两队，一队深入
园区用无人机沿着溪流勘察，二队则和
行政执法队、派出所一起沿路设卡，检查
过往车辆，并通过监控监视林区情况。

绕过层层山路，我们跟着王伟松、一
队队员到了出水岙保护站。在站内，一
块可视化大屏映入眼帘，我们点击进入

“云值守-低空数字化平台”。王伟松
告诉我们：“平台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人机
巡护的实时画面，还可以控制无人机巡
护方圆 10 公里以内的区域，每次巡护
40 分钟左右，回来后无人机会进行自动
充电，然后再次巡护。”随着我们的操作，

一架无人机从附近的无人机机场内腾空
而起，开启巡护。目前园区内共有 2 个
无人机机场，根据巡查工作实际，保护中
心给每台无人机设计了固定航线，将原
来一趟四五个小时的人力巡查过程缩短
到20分钟，实现一天多巡。

“快看，河边有人！另一边的溪边好
像有人。”这时，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的
帮助下，一旁的队员发现有可疑人员，我
们马上上车，沿着附近的两条溪流一路
勘察。

“现在用的是无人机的夜视功能，实
时显示的画面会是‘灰不溜秋’的，但颜
色会随着温度高低而不同，一旦有人，屏
幕上显示出来的就是白色。”到达现场
后，吴林飞把遥控器递给我们，让我们往
另一条溪流的方向侦查。无人机飞了
20 多分钟后，我们看见屏幕上有个亮着
的白点，赶忙问道：“那‘白白的’是人
吗？”吴林飞仔细辨别后说：“那是石头，
有些石头白天被晒太烫了，温度没降下
来，如果是人，画面会动，比较好辨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凌晨 2 时
多，王伟松的对讲机里传出声音：“一队，
一队，我们在山脚拦住2个偷猎的，还有
1 个没抓到。”“路上一定还有人，注意用
无人机去寻找。”

就在路上，我们通过使用无人机热
成像追踪，成功识别那名偷猎者，最终将
他移交至百山祖派出所处理。我们则跟
着队员们将查获的石蛙送至合适的区域
进行放生。

偷猎者以为躲进山林就可以逃脱追
捕，殊不知天上的‘眼睛’已将他们的一
举一动尽收眼底。为确保无遗漏，王伟
松决定与队员们继续在周边区域进行
蹲守。

凌晨4时半，山谷里寒意弥漫，在他
们的操作下，会飞的“护林员”继续沿着
设定好的轨迹穿梭在百山祖上空，巡视
着这片山林。

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无人机管护队带着记者去巡山——

会飞的“护林员”，出动！
本报记者 叶锦霞 通讯员 朱亮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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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左）学习锻打剑条。
共享联盟·德清 蔡俊 摄

莫干剑团队还原打造的宝剑。
受访者供图

在飞行队指导下，记者（左二）操作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护。 通讯员 吴家连 摄

钱江源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片区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片区。。 通讯员通讯员 刘康弟刘康弟 摄摄


